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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“剿共”态度之研究（１９３２－１９３６）
———以处理“剿共”与平定粤桂关系为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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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昌文

［摘　要］　１９３２年以后，蒋介石对“剿共”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的处理始终有着“清醒”认识，实难得出蒋有意

纵共以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结论。“剿共”背景下蒋对西南的实际运作更多的是一种顺势而为。对于蒋方资料中貌似有纵

共之嫌的言论，实不必作过多想象和发挥。对“剿共”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虽有“清醒”认识，并不必然表明蒋“剿共”

态度坚决。在日本侵略的强大压力下，蒋对“剿共”有过动摇，但基本上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，很快又重回“剿共”优先的

轨道，念念不忘的还是非先安内不能攘外。至于所谓纵共讨好苏俄，以换回蒋经国，则是一些论者对蒋主观意图的大胆

想象，并不符合蒋的处事逻辑。

［关键词］　蒋介石“剿共”　粤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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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实力派

　　一、引言
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对“剿共”的

态度与政策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：一种认为蒋
“剿共”态度坚决，是“剿共”政策的坚决实施者。
此种观点向为主流，国共两党的正统历史叙述
均是如此。另一种认为蒋态度可疑，尤其是在

１９３４年红军西撤时期，蒋有纵共之嫌。持此种
观点者主要分为两种情形：一是认为蒋纵共以
削弱异己，尤其是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西南
地方实力派。最早持此种观点者是蒋在国民党
内的反对派。早在宁粤对峙时期，“剿共”不力
就是粤方责蒋的主要“罪证”。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，江
西红军成功西撤后，胡汉民在海外用英、法两国
文字发表《纵共政策及其危机》一文。不久，胡
汉民操纵的《三民主义月刊》全文转载。在此文
中，胡汉民历数蒋数年来之“剿赤”政策：“在一
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其政策在藉剿赤为消

灭异己部队之工具，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
以后则在藉剿赤以遮蔽其迁移日本投降之错

误，并利用‘抗日必先剿共’之口号，谋保持国民

对彼之信任与谅解。同时仍实行其消灭异己之
政策，希图树立其私人本位之嫡系武力。”其最
主要的理由在于蒋高喊“剿共”，而“赤军之形势
如旧”。① 胡汉民责蒋纵共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
“匪患依旧”，从逻辑上讲，这种从结果到原因的
推论很难成立。实际上，胡氏责蒋纵共更多的
是反蒋策略的需要，以及“西南———南京”对峙
情形下对蒋动机的猜测与疑惧，缺乏有效证据。
相较之下，曾担任赣粤闽湘鄂“剿匪”军西路军
总司令部顾问的胡羽高在其《共匪西窜记》一文
中所提出的纵共论，倒是罗列了大量证据。胡
羽高借参与机密之便，收集了西南各省军政当
局“围剿”红军的作战计划、电文和材料，甚至游
历各省、走访当局、听取战役经过及国民党军队
将士言论，进而指出蒋有意纵共以达到削弱地
方实力派的目的。胡羽高的研究为了解国民党
军队尤其是地方实力派军队“追剿”红军保存了

① 胡汉民：《纵共政策及其危机》，《三民主义月刊》，第四
卷第六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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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量原始文电。不过胡羽高身在“地方”，代“地
方”立言倾向十分明显，用以说明蒋意图的资料
也多为来自地方实力派方面的文电和言论，难
避偏信之嫌。① 不管是胡汉民，还是胡羽高，二
者责蒋纵共均具有政治意味。近年来，一些学
者根据第五次“围剿”前后出现的一些疑点，比
如蒋对苏区封锁及进攻的部署，在红军积极准
备撤离的关键阶段缺乏实施“围剿”的严密计
划，蒋日记中一些模棱两可的表述等等，指出蒋
纵共以对付两粤。② 二是认为蒋纵共以讨好苏
俄，以换回蒋经国，但论者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
证据。③

笔者以为，要探讨蒋的“剿共”态度，必须具备
两个条件：一、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，尤其是蒋方
的资料；二、进行正确解读，避免过度诠释。鉴于
纵共的落脚点基本上聚焦于削弱地方实力派，因
此，本文拟以１９３２－１９３６年对“剿共”与平定粤桂
关系的处理为中心，来分析蒋的“剿共”态度问题。
在时间上选择１９３２－１９３６年是基于这样一个认
识：在此之前，蒋对红军的发展尚未予以充分重
视，视为地方事件处理，其“剿共”不力主要是认识
上的偏差所致；１９３６年之后，国共和解，军事“剿
共”实际已告结束。
二、对平定粤桂建议的态度
蒋介石和粤桂实力派的矛盾由来已久。１９２７

年处于宁汉对峙风口浪尖的蒋介石因桂系李宗

仁、白崇禧的逼迫而第一次下野，远赴日本，蒋桂
自此结怨。虽然很快复职，但蒋余怒未消，私下
（日记中）告诫自己：“白逆阳奉阴违，逆迹昭著，以
后革命当先消除内部之叛逆也。”④遂有１９２９年
蒋桂战争发生，蒋藉实力优势、合理利用军事谋
略，取得讨桂军事胜利，⑤并欲乘此彻底解决桂
系，迫令黄绍竑将李宗仁和白崇禧解送南京，李、
白异常愤怒，认为“欺人太甚”。⑥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
战蒋桂再度交锋，仍是蒋胜桂败，蒋视李、白下野
为广西善后先决条件。⑦ 不久，约法之争发生，粤
桂连结形成联合反蒋之势。为了防止粤桂结合，
蒋试图拉拢粤系陈济棠，但粤陈在古应芬等人的
推动下，决心加入反蒋联盟。⑧ 蒋也因粤桂强大
压力，被迫二次下野。

１９３２蒋介石复职再起后，以“攘外必先安内”
为应付内外局势的基本原则。解决和地方实力派
的关系，是以统一为职志的蒋介石“安内”的重要

内容。“切思对外须先统一国内，即欲在下次世界
大战中为一自由中立，或战斗员更须统一内部。
余既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，应该设法使实际上由
余之行动统一。”⑨在诸多地方实力派中，蒋视粤
桂实力派与胡汉民等元老派结合而成的“西南”为
统一主要障碍。因此，无论是从个人恩怨，还是从
统一层面，就内心意愿而言，蒋均欲解决粤桂而后
快，“急思统一广东。”瑏瑠

为了解决粤桂，蒋甚至有武力解决、大张挞伐
的考虑与计划。１９３４年，蒋介石以图表形式制定
了一份《救国方略》，分“安内”与“攘外”两部分。
其“安内”部分如下：

安内

　剿匪运动　

信赏必罚

选贤任能

振作士气烅

烄

烆巩固民心

　五族联邦　

　统一运动　

改良中央

建设东南

怀柔华北烅

烄

烆

烅

烄

烆

平定两广

显然，对华北实力派，蒋使用怀柔，对两广则
要在“改良中央”和“建设东南”的基础上，准备武
力解决。瑏瑡 ７月，蒋又制定了对粤计划的详细步
骤：“甲、令余联络，乙、明令调免，丙、威胁激励，

①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⑧

⑨
瑏瑠
瑏瑡

胡羽高：《共匪西窜记》，贵阳羽高书店，１９３６年。
黄道炫的研究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，参见黄道炫：《长

征初期的蒋介石与粤系》，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“蒋
介石的权力网络及其政治运作”学术会议论文。

张戎不仅认为蒋介石有意纵共进入四川，以迫使地方
实力派允许南京中央军队进入西南，而且指出蒋甚至有藉此以
讨好苏俄，以换回蒋经国的意图。参见：张戎：《毛泽东鲜为人
知的故事》，开放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，第１１０－１１７页。

蒋介石日记，１９２８年３月９日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
究院档案馆藏（以下所引不再标明收藏单位）。

曾业英：《蒋介石１９２９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》，《近
代史研究》２０００年第２期。

李宗仁口述、唐德刚撰写：《李宗仁回忆录》，华东师范大
学出版社，第４４９－４５０页。

蒋介石日记，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７日。
肖如平：《宁粤对峙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》，《民国档

案》２００９年第２期。
蒋介石日记，１９３２年１月３１日。
蒋介石日记，１９３２年４月２日。
转引自杨天石：《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———

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作的考察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２００１年第２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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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、令何促成，戊、军事准备。”①在日记中提醒自
己，“粤非速征不可”。并于７月１０日起，“以平粤
计划与首都防御二者列入注意栏内，以为自检
之地。”②

宁方一些将领也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要求
蒋先解决两广，再及其他。新桂系创始人之一，
中原大战后离开桂系追随于蒋的黄绍竑较早有

此建议。１９３３年初黄奉蒋命赴粤，要求广东出
兵“担任剿共”任务，所得结果“很失望、很懊
丧”。③ 很可能是出于对粤方“剿共”态度不满，
黄遂有“先收拾岭南”之建议。④ 自称“股肱之
列，凡有所见不敢不直陈”的刘峙在福建事变后
电请蒋密定平粤计划，对基本部队“勿完全使用
尽净”。其电称：
密。近日报载陈伯南扩编军队，购置飞机、

潜艇不遗余力。虽名为剿匪，而其意固别有所
在。兵强财足，隐然敌国，不无可虑。拟请钧座
特密注意，不露声色，事先布置以资控置，而便
将来之平定。至粤桂亲交，尤于中央不利，宜先
设法分离之。职前到沪，张伯璇曾言桂对钧座
近颇倾向，对粤恶感甚深，似此节亦非不能做到
也。刻下能恪听指挥、堪作战者厥惟我基本各
部队，其他皆阳奉阴违，决不可靠，乞随时严督
整理，务使朝气常新，方可使用。并请对基本各
部队予以更番休息整理，勿完全使用尽净，以免
均致疲惫，一旦有事无以应付。全国统一现已
具有基础，请更密定平乱计划，于各要点均先密
为预备，以便进行。全国统一之大业，决非他人
所能负。征诸各处舆论，国人之倚重于钧座者，
至为殷切。职忝在股肱之列，凡有所见不敢不
直陈，聊资赞助，乞察夺为祷。⑤

刘峙是建议暗中准备，将来平定，对“剿共”
所使用的基本部队“勿完全使用尽净。”深受蒋
氏信任的陈诚则直接指出广东为“国防、剿匪两
大决策之先决问题”，要求早日彻底解决：“广东
一隅为国防、剿匪两大决策之先决问题，常此模
棱两可，形成半独立之局势，国防、剿匪均被牵
掣，似应乘此时机以较强之态促其听命，作进一
步较彻底之解决以除患肘腋，后始克再言整军
并剿匪也。”⑥

蒋介石对粤桂虽有武力解决之意，但在实际
操作层面中，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无具体的军事行
动，所运用者主要还是各种权谋，或联桂制粤，或

入湘制桂、入黔制桂，或对广东内部进行分化等
等。之所以如此，除其他因素外，一个最重要的原
因是中共。在蒋看来，同粤桂实力派的寻衅杯葛
相比，中共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。正因为如此，即
使１９３４年７月蒋对粤方极度不满，气得在日记中
写下“粤非速征不可”时，又很快告诫自己：“政治
解决广东，以武力为后盾。”⑦对于下面将领收拾
粤方的建议，蒋也反复提醒“剿共”为重。蒋对黄
绍竑说：“为党国计，万不可乱此步骤。若此时急
进，徒与共匪以良机，而岭南决无法收拾，兄等共
为党国之罪人而已。故此时应力劝各方，合力剿
匪，去其共同之害，方能成其各别之利。”⑧黄绍竑
毕竟不是蒋的亲信，蒋有可能不讲真话。但蒋对
刘峙和陈诚的回复应该可以说明问题。蒋复刘峙
电为：“目下心腹之病仍属匪患，吾人应并力急趋
于此，倘匪能肃清，则国家统一、民族复兴均可迎
刃而解。”⑨陈诚提出彻底解决广东时，红军已经
西撤，因此，蒋强调的是追剿，“吾人当前最急之
务，为湘边追击及赣南清剿，必须用其全力先完成
此种任务”。瑏瑠

不难看出，虽然粤桂成为１９３２年以后蒋介
石实施统一之梗，急欲解决而后快，甚至有武力
解决的计划与准备，但在“剿共”与平定两广之
间，优先的是前者。“合力剿匪，去其共同之
害”，是蒋对粤桂的基本立场。这种先共后粤的
取舍在蒋对粤桂参与“围剿”与“追剿”的态度中

①

②
③
④
⑤

⑥

⑦
⑧

⑨

瑏瑠

《蒋中正档案》（以下简称《蒋档》）事略稿本，第２６册，第

４９８页。
蒋介石日记，１９３４年７月７日、１０日。
黄绍竑：《五十回忆》，上海书店，１９４５年，第２４２页。
《蒋档》事略稿本，第２０册，第６５０页。
《刘峙电蒋中正请予基本部队以更番休息整理密定平

乱计划于各要点密为预备以便进行全国统一大业》，１９３４年２
月２７日，台北“国史馆”藏蒋中正“总统”文物档案一般资料，典
藏号：００２－０８０２００－００１５０－０８８。

《电呈委员长蒋中正以十八军久战残破请准积极整顿
并对广东问题敬陈所见》，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４日，台北“国史馆”藏
陈诚“副总统”文物，文电甲类，典藏号：００２－０８０２００－００１５０－
０８８。

蒋介石日记，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３日。
《蒋介石致黄绍竑电》（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５日），《蒋档》事略

稿本第２０册，第６５０页。
《蒋介石致刘峙电》（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），《蒋档》事略稿

本，第２５册，第４页。
《蒋介石致陈诚电》（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２日），《蒋档》事略稿

本，第２８册，第４４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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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三、对拉粤“围剿”的重视

１９３２年复职再起，尤其是签订淞沪停战协定
后，“剿共”成为蒋介石的兴奋中心。除了集结中
央军主力、调整“剿共”方略外，蒋极力拉拢与红军
活跃区域地缘相近的两粤参与“围剿”。身处江西
“剿共”前线的熊式辉最早建议与粤方建立合作关
系，以防“赤匪”：“长江交通如不能自由，最近将来
赣省盐荒必甚，而赤匪或亦乘机益扰，故赣粤两省
军事与交通应从速联络一气，以期互助。”①蒋完
全同意熊的建议，并指示联络步骤：“对粤省联络，
请兄以私人名义通电或派员与伯南联络感情，然
后再与之在公务上进行合作。”②先联络感情再谈
公务合作，这几乎是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交涉时
惯用手段。
随着红军在赣南、闽南的发展，通过熊式辉与

陈济棠以私人名义联络的方式实际已无法满足

“剿共”形势需要。１９３２年３月底红军以一部进
向福建，试图攻取漳州、厦门海口，另一部进向赣
江西岸，试图占领湘粤赣边区。为了遏制红军在
赣南、闽南发展，蒋需要粤陈在“剿共”上担负更重
要的责任。筹措粤陈的“剿共”款项以及给予何种
名义，成为蒋思考的焦点，“本星期以…粤陈款项
与剿匪名义为最急”。③ 对于前者，蒋亲电宋子文
要求尽力设法解决：“对于粤方协饷，除原拨三十
万元外，增加二十万元，另拨桂方二十万元。中央
每月共拨粤桂七十万元各节，兄可直电汪院长与
中，中自当与之协商妥筹也。”④对于后者，蒋于４
月１９日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“剿匪”总司令，
陈济棠为副总司令。为了笼络粤陈，蒋甚至勉励
自己要仿效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之举，“余实不忍
遽弃伯南，先使伯南形式上不再叛变，然后徐徐使
其心服也。呜呼，诸葛武侯之平南人七擒七纵，以
服其心，使不敢复萌异志，然后方讨汉贼，报国仇，
此其用心可深长思焉。”⑤

对十九路军赴闽态度的变化颇能说明蒋拉粤

“围剿”的良苦用心。淞沪战事渐趋稳定后，蒋拟
调十九路军赴闽“剿共”。但当蒋认为陈铭枢“急
求率第十九路军赴闽”，以图报复粤陈撤去张惠常
空军总司令职务时，颇为担心由此引起广东内部
冲突，导致粤陈“调赣南部队亦必回粤，”“有碍中
央剿匪计划，”而迟迟“未肯下令”。为了避免此种
局面的出现，蒋先是命罗卓英前往赣南拜会余汉

谋，“最好留余部在赣南完成剿匪使命。”又担心余
“直辖于伯南，如我方往留则于公私皆有为难。”蒋
又建议何应钦设法从中疏通，“如兄能电约伯南在
赣南一晤更好，否则以慰劳余军名义赴赣南一晤
幄奇亦好，但须先与伯南说明，作事宜周到
为妙。”⑥

福建事变后，为进一步推进第五次“围剿”以
及防止红军西撤，蒋加强了拉粤工作。１９３４年初
藉平定福建事变之机，中央军得以进入闽南，并设
置东路军“剿匪”总司令部，以蒋鼎文为总司令。
在东、北两路均布置中央军重兵的情况下，蒋认为
南路“剿共”事关全局，“以后肃清赣匪之关键与迟
速成败，皆在该路部队之得力与否耳。”为使宁粤
行动一致，蒋决定派蒋鼎文赴粤与陈济棠面洽。２
月１０日，蒋致电蒋鼎文：“最好兄先赴粤一行，与
伯南面商进剿闽西与赣南赤匪办法，决定一切计
划，俾得共同一致。”为使蒋鼎文赴粤之行有所收
获，蒋为其作了精心准备：
其一、关于合作“围剿”的具体方案。蒋指出：

“所有计划，由其先提，再来电呈核。我方不必有
方案，如其能担任由龙岩入汀州占瑞金更好，否则
我方亦可担任。”⑦不久，粤军联络参谋涂维藩将
粤方所拟计划电蒋，其计划为：“一、中央军解放龙
岩、马子凹之线；二、先肃清赣西孔、萧残股，然后
第一纵队即余汉谋军推进会（昌）、于（都）与兴国
之线。三、第二纵队随第一纵队同时推进；四、先
将孔、萧残部压迫于遂川，或其以南地区，并堵截
于万泰、永宁、莲花，以防其溃窜。同时，令第一纵
队进军遂川聚而歼之。五、会、于并无大股匪，惟
收复易而善后难；六、孔、萧残匪不肃清，虽进入
会、于而后侧背感受威胁，难办善后。”得悉粤方计
划后，蒋通知蒋鼎文与粤方所谈底线：“如与伯南

①

②

③
④

⑤
⑥

⑦

《熊式辉致蒋介石电》（１９３２年１月３１日），《蒋档》事略
稿本，第１３册，第１２２页。

《蒋介石致熊式辉电》（１９３２年２月１日），《蒋档》事略稿
本，第１３册，第１２２页。

蒋介石日记，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０日。
《蒋介石致宋子文电》（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５日），《蒋档》事略

稿本，第１４册，第８４页。
《蒋档》事略稿本，第１４册，第２３６页。
《蒋介石致何应钦、陈诚电》（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２日）、《蒋介

石致何应钦电》（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６日），《蒋档》事略稿本，第１４册，
第２８３－２８４页、３２８－３２９页。

《蒋介石致蒋鼎文电》（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０日），《蒋档》事略
稿本，第２４册，第３８０页。



８０　　　 ２０１１．２民国档案

相谈，倘能龙岩、汀州、瑞金要中央担任进剿，则会
昌、于都与兴国三县，必须由粤军负责进剿，并请
其规定各期进度之地区与时日、兵力、部队、番号，
列成方案，俾可照此方案，彼此遵守实行也。但须
于本年五月以前进至瑞金、会昌、于都之线”。①

从蒋对蒋鼎文的指示来看，蒋对粤方参与“围剿”
有这样几个特征：一、合作“围剿”，这是原则；二、
粤方自定计划，自选“进剿”线路，这是优待；三、计
划要具体，进度、时日、兵力、部队、番号，都要列成
方案，避免空洞，这是要求。
其二、态度谦恭。“兄如到粤，对伯南需谦和，

并可声明东南两路地区虽分，而进剿任务如一，并
受伯南指挥之意言之，则彼此更可团结也。”②陈
济棠为南路军“剿匪”军总司令，蒋鼎文为东路军
“剿匪”军总司令，二者本无隶属关系，蒋却要蒋鼎
文“受伯南指挥”，拉拢粤陈之意十分明显。
其三、给予实利。福建事变后新成立的省

府中，蒋拟以财政厅长一职赋予与粤陈关系密
切的粤方人士孙家哲，以使“中央与粤日臻团
结”、“以为双方互助之基”。③ 而蒋鼎文为新成
立的闽府绥靖主任，蒋令其“电伯南催孙家哲来
闽就职，以示好意”，是蒋为蒋鼎文赴粤见陈准
备的厚礼。④

与此同时，在粤方所关注的对日政策上，蒋
格外谨慎，避免刺激粤陈，致使其撤去赣南“围
剿”之兵。１９３４年５月，在华北负责对日交涉的
黄郛与日本达成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协

定，通车日期定于７月１日。对于通车、通邮问
题，在日本一再逼迫下，蒋在原则上已经同意，
并要求中央政治会议早日决定具体方案：“华北
停战，瞬届一年，以通邮、通车问题不决，致撤兵
迁延，交通梗塞，始终保持战时之状态，不特战
区善后要政，无从进行，而社会不安，人心不定，
尤足深虑。”“通车问题我国独当其冲，自属无可
避免，且敌焰因此益张，与其坐待强迫，不可收
拾而后为之，不如即速自定方针，自动主办之为
愈。”。⑤ 但黄郛与日方所达成的通车时间却让
蒋倍感担忧，要求黄尽力设法展缓通车日期，
“能展至八九月间为宜，恐太早则汀州与瑞金未
占时，粤军借故撤兵，致兹功亏一篑，不无可虑
耳。”⑥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有承认伪满洲国之
嫌，粤方可能借此寻衅杯葛，蒋担心因此影响
“剿共”。虽然通车日期并未因此而展缓，其过

程却透视出蒋的忧思所在。
四、对粤桂“追剿”态度的演变
尽管蒋介石为防范红军西撤，对粤陈尽力

拉拢，并早在１９３４年５月要求陈济棠、何键修
筑碉堡工事，“赣南残匪，将必西窜，酃县、桂东、
汝城、仁化、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，务请组织西
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。一面准备部队，一面
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。其次郴
州、宜章、乐昌、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，先待第
一线工作完成，再修第二线，总期于此两个月
内，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。”希望以此达到“一劳
永逸”之目的。⑦ 但红军仍于１０月借道陈济棠
部所控制的安远、信丰地区成功突围。自此国
共军事对决由“围剿—反围剿”切换成“追堵—
长征”模式。蒋对粤桂“追剿”态度的演变也颇
能说明先共后粤的“安内”原则。
蒋介石是在１０月底获悉红军突围消息，并得

到陈济棠部让开防区的情报，大为震惊，以“何以
对天下与后世”“大义”责问粤陈：“赣南匪部安全
西窜，而南路军只留一团兵力守赣州，其余撤至大
余以西，任令匪部由赣州之大余空隙间偷窜。平
时请饷请械，要求倍至，当此残匪肃清关头，竟不
能为国家民族稍加努力，以尽职守，其将何以对天
下与后世？”⑧并准备停发粤桂“协剿费”以为制
裁：对广东，“每月协剿费四十万元，本月份已付几
何，未付之款，可暂欠缓付”；⑨对广西，在１０月２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《蒋介石致蒋鼎文电》（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４日），《蒋档》事略
稿本，第２４册，第４２５－４２６页。

《蒋介石致蒋鼎文电》（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０日），《蒋档》事略
稿本，第２４册，第４３８－４３９页。

《蒋介石致杨永泰电》（１９３４年１月１日），《蒋档》事略
稿本，第２４册，第１４５－１４６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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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蒋介石呈中央政治会议订华北通邮通车方针电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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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十，台北“中央”文物供应社，１９８４年，第９７页。

《蒋介石致黄郛电》（１９３４年５月２４日），《蒋档》事略
稿本，第２６册，第１６８页。

《蒋介石致陈济棠、何键电》（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８日），《蒋
档》事略稿本，第２６册，第１３３－１３４页。

《蒋介石致蒋伯诚电》（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３１日），《蒋档》事略
稿本，第２８册，第３８５－３８６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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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时，蒋还准备“发桂补助费”，①此时则电告何应
钦“对于德邻要款之电，暂可不复。”②但蒋深知，
为防止红军经由黔东北上四川，打通西北国际交
通线，最好还是在湘江以东，至少应当在湘西、黔
东交界地区将其歼灭。③ 因此，蒋仍须粤桂合作
进行堵剿，“事势至此，亡羊补牢之法，只有运其全
力，务期歼匪于湘江以东地区，”希望粤陈“速以主
力急进汝城与郴州之线，与湘军及赣中追击部队
协力进行之，勿使匪部再向西窜。失此不图，必贻
党国大患。”④又通过蒋伯诚向粤陈进行安抚：“伯
南兄已往环境困难，精神困苦，中均十分谅解。在
追剿期中及剿匪告一段落后，均盼其始终切实负
责，共维大局。中央所以依畀者，绝不因赣匪西窜
而有所变更。”⑤

虽经努力，蒋在湘境消灭红军企图也未得逞。
红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，强渡湘江，并经湘黔边境
进入贵州。随着红军西撤入黔，中央军也尾随进
入，藉控黔局而镇西南。指挥中央军“追剿”的薛
岳电蒋表示：“本路军今次入黔，责在剿匪，间接亦
为中央对西南政治设施之监视者。……而西南政
治故障，方期迎刃以解也。”蒋本有此意，得薛岳电
后即复“所见甚是，当令筹备。”⑥在粤桂看来，中
央军入黔是“驱共入两粤以计不得逞”的后着，目
的是“军事长期包围，”⑦在包围圈的东面，“因中
央以种种关系，决不敢对粤用兵，故闽赣湘边不足
顾虑，”⑧因此，掌控黔桂边境对于粤桂安全异常
重要。为此，粤桂为进入黔境制定了三个方案：
“一、如中央军全力追剿共匪，彼即攫取黔政；二、
如中央军以少数兵力留守，则当乘机解决；三、如
中央军全部驻黔，则向地方宣传，中央剿共不
诚。”⑨蒋则根据“剿共”形势的急缓而对粤桂入黔
“追剿”采取不同态度。

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４日，红军占领贵州黎平，整
编部队全力进向贵州。２５日，占镇远。２６日占施
秉、黄平。２８日，占余庆、瓮安，向息烽急进。

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，红军攻占遵义。红军在黔东、
黔北接连闯关、高歌猛进，使蒋不敢大意，因而认
可粤桂军入黔“追剿”。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７日，蒋对
蒋伯诚表示：“两粤出兵追剿，中始终赞成，并望伯
南兄断然行之。”瑏瑠只是希望粤桂出兵名义由南京
方面发表，“至于德邻名义，可请其自酌定，由中央
发表，但不能再用西南政会名义同受委任，否则无
须再请中央发表也。”瑏瑡蒋甚至一度准备以湘系将

领刘兴代理贵州绥靖主任，与粤桂关系密切的张
发奎接卫立煌任“赣闽皖浙边区各军清剿散匪”，
以和缓粤桂。瑏瑢

随着黔东失地，尤其是被蒋视为克复后即
可判断红军趋向的遵义的收复瑏瑣，使蒋认为黔省
“剿共”形势已在掌控之中，转而对粤桂军入黔
态度发生转变。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１日，蒋致电薛
岳：“黔北之匪，不日即可肃清，则粤桂军不必入
黔。中已转商伯南，而兄亦可向桂婉劝，其在都
匀等部队，不必再行北进。”瑏瑤并任命薛为贵州绥
靖主任。粤桂即以“共匪窜黔入川，志在据险顽
抗，徐图发展，北进则打通甘新取得第三国际联
络，南向则蚕食滇桂、扰乱缅越各地治安，其危
害我国民族，破坏远东和平之严重性实百倍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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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日偏出江西之匪。赣共经数十万大军四面包
围，尚能支持数载，从容率众西窜，川共则既有
险可恃，而川省赤化条件亦较赣为具备，且更有
受得第三国际联络之可能。若不趁其喘息未定
而彻底剿除，则异日贻害无穷。……共匪问题
扩而言之非中国一国之问题，乃国际问题也，简
而言之，亦非三数人之利害问题，乃我民族之存
亡问题也”为由，声称“职意等以追剿为请，志在
歼共，非谓共匪越过黔省即与职等无关，可以置
之不问。”①蒋深知粤桂意图所在，毫不让步，“粤
桂军追剿及德邻名义问题，以朱毛残匪最近可
于横江以东地区悉数歼灭。川中士气转旺，所
余川北徐匪，川军独运全力亦可了之。故粤桂
军入川追剿，远水莫济，时机已过，不特非川人
之所急需，且恐因此而反生其误解。”②

２月下旬，红军经黔川边境北上受挫，回师黔
北，予王家烈的黔军以及中央军吴奇伟部以沉重
打击，黔省“剿共”又成紧张之局。蒋对粤桂军入
黔态度出现转机，“令其参加进剿”。③ ３月１０日，
蒋致电白崇禧，通报“剿共”进展，希望粤桂共同努
力，一致进行：“近日匪情，其大部于鱼日已向黔西
方面窜去，思达其原定西窜之目的。后因我周部
与滇军孙部在黔西与仁怀一带堵截，乃又回窜遵
城、鸭溪附近。此匪已成釜底游魂，如其果盘踞遵
城，不难一网打尽，正为我歼匪良机。尚望兄等共
同努力，一致进行，完成使命，对于进剿意见，请兄
等筹精详告，斯得至当。”④并下令解决令粤方不
满的欠款、飞机护照等问题，“对粤欠款已令分期
发还，飞机护照再电航会照发勿误，粤军驻桂部队
中意不必急调回粤。”⑤４月２日，蒋要求桂军廖磊
部“开抵马场坪一带候令。”⑥４日，又要求桂军
“鱼日以前推进平越牛场一带，以便对东窜之匪扼
要堵剿。”对于粤军，“张达部队现在相距甚远，一
时不能使用，俟匪窜向明了，有必要时，再行电商
伯南。”⑦

五、余论

１９３２年以后，粤桂实力派与胡汉民等元老
派结合而成“西南”，成为蒋介石推进统一进程
的主要障碍。蒋虽急思解决，甚至有武力平定
的计划与准备，却忍而未发，中共无疑是其中的
一个重要因素。为了完成军事“剿共”，在江西
“围剿”时期，千方百计拉粤“围剿”；在“追剿”过
程中，视“剿共”形势变化而异，贯穿始终的是

“先共后粤”原则。虽然１９３６年蒋利用胡汉民
逝世之机，在“剿共”仍在进行之际，完成了两广
中央化进程，却也并未背离这一原则，因为在蒋
看来，“剿共”“已达到七分成功”。⑧ 可以说，在
解决粤桂与军事“剿共”的选择中，蒋始终有着
“清醒”认识。正是由于这种“清醒”，即使在内
心深处，蒋对粤桂有再多的心机和算计，在具体
的执行层面中仍是先共后粤。
或许有人会说粤桂实力派有其特殊性：背后

有象征着国民党党统的胡汉民等元老派的支持，
使蒋不敢轻举妄动，因此蒋对粤桂实力派的处理
并不意味着他对所有实力派均会如此。对此问
题，蒋对“剿共”前线将领薛岳建议地方实力派和
红军互斗以收渔利的答复应该可以给出明确答

案：“军阀、土匪如任其自杀，必有一伤，且必为军
阀惨败无疑，结果徒增大匪势，恐中央亦无力收拾
矣。”⑨正是出于对“匪势”增大的顾忌，决定了在
具体执行层面中蒋处理“剿共”与解决地方实力派
关系的实际逻辑。蒋对先“剿共”后地方实力派原
则的“清醒”认识，党的利益无疑起着重要作用。
正如蒋所坦诚，“对党内可以让步，对党外反动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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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姑息。”①

从处理“剿共”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来
看，实难得出蒋有意纵共以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结
论，“剿共”背景下蒋对西南的实际运作更多的是
一种顺势而为。而有趣的是，蒋本人在其日记中
的某些记载又为一些论者的大胆猜想提供了空

间，成为论证蒋纵共的证据。比如，蒋在１０月底
得知红军西撤后，在月反省录中记：“本月经过：
甲、兴国、宁都、石城完全克复；乙、遍历甘宁陕豫
冀鲁各省；丙、匪向西窜；丁、大会展期；戊、本身健
康，检验无恙；己、晋鲁军调赣；庚、川事渐稳；辛、
新疆通车。此皆统一之佳音也。”②再比如，１９３４
年１１月底，何其巩向蒋建议对红军“有计划的网
开一面，迫其出窜，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
灭，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。”而蒋称之为“颇
中肯綮，足备参考”。③ １９３４年底，展望新年形势
时，蒋设想“若为对倭计，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
则言之，避免内战，使倭无隙可乘，并可得众同情，
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

本，亦未始非也。当再熟筹之。”④对于这些貌似
有纵共之嫌的言论，实不必作过多想象和发挥。
本来蒋就视长期活跃于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的红

军为心腹之患。红军西撤，既意味着巩固所谓核
心区域的努力终有所成，也意味着在处理地方实
力派的问题上更具底气和从容。因而可以看到红
军西撤之后，蒋在私下里（日记中）对地方实力派
尤其是西南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。至于红军西撤
后，对西南问题的种种设想与计划，也完全是蒋对
既有形势的逻辑运用。实际上，即使是这种逻辑
运用与顺势而为也并未即刻成为定策，毕竟在机
遇面前蒋一度还徘徊于“先收西南放任中央”与
“整理中央放任西南”二策之间。⑤

对“剿共”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虽有清
醒认识，也不并必然表明蒋“剿共”态度坚决，因
为日本因素的存在使蒋不敢掉以轻心。从现有
材料来看，蒋至少有过两次游移。一次是在

１９３２年淞沪战事期间，蒋致电主持江西“剿共”
的熊式辉、朱绍良，声称“如果局势紧张或不能
不放弃剿匪计划，亦未可知。”⑥另一次是在

１９３３年长城抗战期间，蒋在考虑“剿共”与对日
“必舍其一而专对其一”时，一度打算“以对倭为
先”。⑦ 显然，在日本侵略的强大压力下，蒋对
“剿共”有过动摇，但基本上只是一闪而过的念

头，蒋很快又重回“剿共”优先的轨道，念念不忘
的还是非先安内不能攘外。
至于所谓蒋纵共以讨好苏俄，以换回蒋经国，

则是一些论者对蒋主观意图的大胆想象，并不符
合蒋的处事逻辑。毕竟１９３１年当宋庆龄建议释
放牛兰夫妇以遣返蒋经国时，蒋都坚决回绝，“余
宁使经儿不还，或任被苏俄残杀，决不愿以害国之
罪犯而换我亲子也。”⑧何况是以牺牲整个“剿共”
前途为代价。

（文中所用蒋介石日记承蒙陈红民教授、刘大
禹博士提供，谨表谢意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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